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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通州冷冷知知识识
““隐居隐居””大运河畔的通州古城墙大运河畔的通州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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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阳

在高楼林立的运河商务区地下，竟能看到一段完整的通州古城墙遗址，从其材质、形制、工艺的变化中，可追溯此地历史上光

辉的“漕运史”，成为这里因大运河而兴的有力注脚。更有意思的是，古城墙并非横平竖直，而是沿河蜿蜒曲折，形成一城五门的奇

特格局，也是儿歌代代相传“通州城，好大的船……”的缘起。“通州冷知识”第三期带您走进通州古城，从古城墙遗址出发，讲述通

州城千百年间的城市变迁。

在副中心五河交汇处的西南角，北京市“两
区”会客厅的地下，“隐居”着一段古城墙遗址。站
在会客厅的一层大厅，目光落到中庭下方，这段呈

“L”形颇为完整的遗址，安静地诉说着大运河畔通
州的辉煌过往。

“这里是通州古城的东北角，也是目前发现的
少数保留下来的古城墙段落。”《通州纪事》作者王
陆昕告诉记者，通州明清城墙东北角遗址始建于
明，改修增建于清，是通州明清时期防卫体系和通
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古城墙经历过
多次修缮，表现在墙体上就呈现出多种材质、形制
筑墙材料和工艺的差异。

行走在这段古城墙的近前，能明显看到城墙
底部所用的城砖更大，堆砌方式也更工整，和较高
部分的城砖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在城墙的一段，还
能看到由大块石料组成的墙体。如果仔细去观察
这些石砖，依稀可以看到砖体表面有着印章般的
文字。“这些是当时烧制城砖的工匠留下的铭文，
可以看作是个人的‘防伪标志’。铭文主要用来确
认工匠身份，会包含时间、产地、责任人姓名等内
容，确保城砖质量。”王陆昕说。

同样印在砖石上的铭文，在北京的许多古建
筑中都能找到。这是因为古代建设北京城时十分
依赖从大运河而来的建筑材料，作为大运河北首
的通州，自然也采用了同样的建材。王陆昕表示，
这段城墙中最大的城砖足有半米多长、20多厘米

高，而这些较大的城砖都很可能来自运河沿岸的
城市。“比如大运河上的临清，就是著名的砖石产
地。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当地的运河淤积土
质好，很适合用来烧砖。而且临清作为大运河上
的水陆交通枢纽，烧出的砖石也便于运输。明成
祖迁都北京后，在临清设工部营缮分司，专门负责
建窑烧砖供北京使用，所以有贡砖之称。这些贡
砖到了北京，第一站就是通州。”

从多次修筑的城墙足可见历史上通州城的存
续时间之长。历史如长河奔涌，时过境迁，把曾经
高耸的城墙一度深埋地下，直到十五年前才重见
天日。

“2010 年，通州北大街拆迁后开始建设时，发
现了这段城墙，出土后，通州区有关部门立即采取
原址保护措施，这才让它住进了会客厅。”通州区

“两区”办科室负责人张迪介绍，目前出土的通州
城墙东北角遗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展示出城
墙东北角遗存和崇祯四年增修的炮台面遗迹，“这
段城墙是记录通州明清时期社会活动的产物，见
证了通州城乃至北京的历史发展变迁。”

为了更好地保护城墙，2020 年通州区本着不
改变建筑原状、真实性、最低限度干预、使用恰当
保护技术的原则对这处遗址启动修缮，让城墙继
续向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诉说这段大运河边的
历史。

离开地下的古城墙遗址，重新回到会客厅一
层，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历程和“两区”建设成
果在老城遗址上得以展示，这无疑是城市赓续发
展最好的印证。悠悠运河水，不仅送来了搭
建城墙的城砖，也为现在的通州带来了丰
厚的文化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这里，让大运河北首展现出
新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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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区”会客厅的东侧就是大运河，沿
河看去就是大光楼，不过如今您看到的是
本世纪初的仿建。历史上的大光楼始建
于明嘉靖年间，面朝运河，原本是明清坐
粮厅官员验收漕粮的验粮楼。专门建了
一座楼来验粮，足可见漕运繁盛时通州码
头的鼎盛。

其实不只大光楼，整个通州的发展都
与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
明清时期，漕运兴盛，通州因处在大运河
北首，也一度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在大运河旁的西海子公园中，可以看到
一座《清光绪九年通州城池图》浮雕，清
代通州城倚靠着大运河、减水河等，水脉
绕城而过，成为天然的护城河。城中有
西、东、南、中四大粮仓，格外显眼，也表
明了通州作为北京漕运中转枢纽的功
能。至今，通州仍有很多地名带“仓”
字，特别是在原通州古城范围内，不少便
与漕运相关。

在观看浮雕时记者发现，常见的古城
一般都是4个城门，而在《清光绪九年通州
城池图》浮雕上，却可以看到通州城有5个
城门。

为何多了一个？这要从通州古城的
变迁说起。据记载，通州古城是由新城和
旧城叠加而来。两城的位置并列，呈“吕”
字结构，原本中间还有城墙，直到清代乾
隆年间才拆除打通，正式合并为浮雕上所
记录的样子。两城合并后，原本旧城的四
个城门去掉了西门，加入了新城的西门和
南门，这才有了一城五门的格局。

为什么一个 地 方 紧 邻 着 要 建 两

座
城 ？ 这 就 要 追
溯 到 明 代 。 据 考 证 ，
明 洪 武 元 年 ，因 大 运 河 漕
运 兴 起 ，明 将 孙 兴 祖督军士夯筑
城墙，外砌城砖，连垛墙高三丈五尺，面积
约 1.7平方公里，这便是通州旧城始建的
经过。值得一提的是，始建旧城时，通州
城的四门分别以“通运”“朝天”“迎薰”“凝
翠”为名，其中东门通运的名字一直沿用
至今，所在地区仍称为通运街道，地铁6号
线通运门站也由此得名。

到明永乐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
一时“南北漕运岁入四百万石”，通州作为
漕运端点，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建设仓
库。历史上，通州在运河上的重要地位使
通州仓规模大且地位高，仓储物资直接供
给中央机关和驻军所需。至明正统年间，
因外敌袭扰，通州开始兴建新城护卫西仓
和南仓。新城紧邻旧城，只设有西门和南
门。据记载，新城的城墙只有旧城的一半
高。到了明正德年间，通州新、旧城在原
本城墙的基础上又做了修缮，将新城改造
为旧城的瓮城。至此，通州城的轮廓大致
确定。

清乾隆三十年，通州城拆除了新、旧
城之间的城墙，也就是旧城的西门，两座
城正式合二为一。古城轮廓除了融合新
旧两城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依河而建，从
老地图中可以看到，通州古城的北城墙不
是一条直线，而是蜿蜒曲折随通惠河水道
轨迹改变。古城的东、西城门也因大运河
走势而建在了非对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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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河道而修筑
的城墙，为大运河
漕运所设的粮仓，明清
时期的通州古城可谓因运河
而生，因运河而兴。运河水滋养
着通州城，当清末漕运终止时，通州古
城的命运也随之在时代浪潮中发生变
化。其后，通州经历过八国联军的烧
掠，更承担起平津战役指挥所的重任。

在明清古城之外，通州还有着许
多故事。向前追溯，作为 2016年全国
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通州汉代路县故
城遗址将通州的建城史带到了 2000
多年前。从位于东西往来通衢要道上
的路县，到由于县城西侧的河流“潞
水”（即今温榆河至北运河）改名为“潞
县”，再到北齐县治始设现址，北周建
燃灯佛舍利塔……金代在潞县设刺史
州，称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这片
大运河畔的沃土，历经城市变迁，一直
水脉绵延，也形成了独特的运河文脉。

近年来，运河北首重现盛景，两岸
城市发展阔步向前，此地因其地理上
作为京津冀一体化节点的特殊地位
迎来新的转变。北京城市副中心拔
地而起。在古城墙的上方，北京市

“两区”展示会客厅集政策展示、交流
洽谈、活动承接等功能于一体，是面
向国际、国内企业推介北京“两区”政

策
的 招
商 平 台 ，
也是探讨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实
践经验的交流平台和
对外宣传副中心的窗口。

“两区”会客厅外，千荷
泻露桥，运河商务区彰显现代
风格；大运河畔，三大文化设施成
为文化地标，曾经的“漕运重镇”以崭
新的面貌重新诠释出“通济天下”的现
代含义，在大运河北端的五河交汇处
熠熠生辉。

“古城形状，因其功能和位置，常
被比喻成一艘船。儿歌里唱‘通州
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
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
家湾’。以前，这艘船沿着大运河，
沟通南北。现在，这艘大船早就超
出了河道的限制，行驶在更广阔的
水面上。”王陆昕说。


